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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青到历史学者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
人。在7月5日的荣休研究会上，
苏智良的这个身份被与会者多次
提及。但苏智良告诉记者，“进入
这一领域完全是机缘巧合。”

一切都要从 1978 年说起。
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此时，身
为上海人的苏智良已在江西婺源
农村插队五年。“那个年代的农
村，几乎找不到书读。除了有限
的几本政治读物，手边翻来覆去
的就是《朝霞》和《学习与批判》这
两本杂志。”但高考恢复后，家人
从老家上海给他寄去复习资料，
“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在油灯下
复习”。

历史94分，政治92分。成
绩出来前，苏智良开始填报志
愿。那个年代录取率极低，60人
只取一个，为了确保有学可上，他
第一志愿填报华东师范大学，第
二志愿是复旦大学，第三志愿为
北京大学。“志愿填得太高，可能
就不知道被调剂到哪里去了”。

苏智良最终被第一志愿华东
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为何会选
择历史系？“理由很简单，我们这
一代人，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长
大，亲历了太多看不懂的事情。
为什么会导致这些事情发生？我
特别渴望能找到原因，所以想去
探寻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也希
望能从历史的纵深中读懂中国的
过去与未来。”苏智良说。

1982年，苏智良攻读中国近
现代史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入
职上海师范大学。在上师大的前
几年，苏智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上海城市史、帮会史和毒品史，如
果不是1991年在东京的那场偶
遇，他可能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下去。

1991年，作为访问学者，苏
智良在东京大学待了一年。在一
场学术会议的间隙，一位日本教
授看了他的名片后随口问了句：
“听说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就
在上海，你知道吗？”苏智良愣住
了。“我当时有一点震惊。研究上
海历史多年，我对这件事竟一无
所知。可以说，这刺激到了我。
回到上海后，我决定把它调查清
楚。”苏智良回忆。

苏智良起初以为这只是个小
题目，上海大概也就四到六家“慰
安所”，几个月这项调查就能收
工。没想到一脚踩进去，就是三
十多年。

行走的历史学

“但调查清楚又谈何容易？
战争结束时，日军销毁了大量档
案，国内的档案馆又不对外开放，
仅靠书面材料根本走不通。我们
怎么办？只能去做田野调查，找
知情者，找见证人，找受害者。”苏
智良说，除此之外，别无坦途。

1993 年，他在一本日本老
兵麻生彻男的回忆录《从上海到
上海》中，看到了一张黑白照片：
两排日式木屋，中间一条碎石子
路，一个日本兵在女人陪同下正
要走进其中一间。图片说明写

着“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
年1月建立”。他把书带回国，骑
着自行车满城寻找照片上的地
点。第一次坐出租车去找，花了
不少钱，问了半天没人知道；第
二次换成自行车，从位于上海西
南的家骑到上海东北角的翔殷
路附近，一趟将近两个小时。一
位名叫史留留的老人看到照片，
立刻认了出来，日本兵当年抓过
他一起盖那些房子。

就这样，第一家“慰安所”遗
址找到了。随后是第二家、第三
家……“当时我以为上海只有 4
到 6家‘慰安所’，调查很快就能
结束。但接触到很多日方资料
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课
题。”苏智良说，1995年，他有很
多公务开会的机会，地点大多在
中国东部和中部，都是日军曾侵
占过的地方。他开始有意识地调
查当地的“慰安所”情况。30多
年间，他跑遍了全国二十多个省
份。南到海南的黎族村寨，北到
黑龙江的东宁要塞，利用寒暑假
带着团队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最
多的一年，他出差24次，平均半
个月出去一趟。

调查的版图也包括南京。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苏智良
与南京大学的高兴祖教授以及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共同展
开了南京“慰安所”遗址的一系列
调查。

在他的调查下，仅上海一地
就有“慰安所”180多家，远超他
当初的想象。全国范围内，更是
难以统计。

因为调查“慰安所”，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苏智良也开始了
“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世界上
也许再没有比挖掘自己民族女性
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但
这件事必须有人做，不仅是为了
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更是为了
守护那些受害者的尊严和名誉。”
苏智良说。到2026年7月，苏智
良的团队先后寻访到约358位幸
存者，而在世的仅剩6人。“也许
再过五年，这个数字就是零了。”
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一直
在和时间赛跑。

1999年，苏智良在上海师范
大学成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
中心。2000年起，团队开始对寻
访到的幸存者进行定期生活援
助，从最初每人每月100元，逐步
增加到每年3万元。苏智良自己
也不知道垫了多少，援助支出累
计超过千万元，缺口都由他和夫
人陈丽菲填补。

2003年，苏智良做了一件意
义深远的事。他以中国“慰安妇”
问题研究中心的名义，向朝鲜和
日本方面发出邀请，组织了一次
中国、朝鲜、日本三国联合调查
团。调查的核心，是邀请当年在
利济巷受害的幸存者朴永心老人
重返南京。

2003年11月20日下午，82
岁的朴永心坐着轮椅被缓缓推进
利济巷。她指认了利济巷2号就
是当年受害的地方。苏智良告诉
记者，这是战后“慰安妇”历史调
查的一次重要活动，也是国际社

会在“慰安妇”问题上一次成功的
合作。

2015年 12月 1日，侵华日
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
馆正式开馆，成为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分馆。
这是中国大陆首座经“慰安妇”幸
存者亲自指认的、亚洲最大的以
“慰安妇”为主题的纪念馆。
2016年 4月 18日，苏智良被聘
为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
馆首任馆长。

从学术研究到公共发声

苏智良从来不是那种关在书
斋里做学问的人，他的研究最终
总要走向公共领域。这么多年
来，他驳斥日本右翼的歪曲，推动
历史记忆的保护，借助大众媒介
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2000年12月，一场名为“女
性国际战犯法庭”的民间审判在
东京举行。来自日本、韩国、朝
鲜、中国、菲律宾等国的五百多人
参加，64位幸存者到场作证，这
是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活
动。苏智良担任中国代表团团
长。不惧日本右翼阻扰，“法庭”
连续审判三天，全球三百家媒体
跟踪报道。

2012年，“80后”导演郭柯
找到苏智良，想拍一部关于“慰安
妇”幸存者的纪录片。苏智良起
初不太抱希望。此前也有不少艺
术家来找过他，大多不了了之。
他建议郭柯先去广西荔浦拍韦绍
兰，这位老人在战争期间被强征
为“慰安妇”，返乡后生下了不知
生父的混血儿子，这个故事本身
就很有力量。郭柯真的去了，发
回一张二十多人在韦绍兰老屋前
的合影。苏智良看到照片，觉得
“这个小伙子很认真”，决定全力
支持。

他担任影片历史顾问，提供研
究资料和幸存者联系方式。影片
完成准备上院线时，还缺100万资
金。苏智良以陈列馆名义在网上
发起众筹，凑齐了这笔钱。2017
年8月14日，《二十二》公映，记录
当时所拍摄的22位幸存者。

去年，苏智良和陈丽菲合著
的《日军“慰安妇”全史》出版，四
卷本216万字，是迄今为止该领
域最全面的著作。“我的任务基本
完成了，但是接下来，我有几个博
士，他们分省的研究做得不错，所
以我希望这一块能够来协助推动
他们来出版。”而至于他自己，今
后几年，还有几部韩文版、英文版
和西班牙文版的“慰安妇”问题研
究著作出版。“中国学者的研究，
要推出去让世界看到”。

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继续推
动“慰安妇”档案申遗工作。苏智
良说，2016年，中国联合韩国、菲
律宾等多个国家曾将“慰安妇”档案
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
产。但因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扰，这
项申报至今仍处于拉锯状态。

虽然办了荣休仪式，就如苏
智良所说，退休不是终点。“我就
是个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的人，
永远不会真正退休。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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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5日，年届七旬的
苏智良教授正式告别三尺讲坛。“退
休不是终点。我还会继续做研究。”
苏智良说，去年底，他刚拿到国家社
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
“二战时期中国难民安全区研究”，
学校已返聘他继续工作。

从插队知青到历史学者，这四
十多年间，他研究上海近代史、毒
品史、黑社会史，到最终成为中国
“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靠着
“行走的历史学”这一理念，他在史
学研究领域夯下一个又一个深具
影响的个人印迹。

2007年10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陈丽菲

到如皋探望幸存者周粉英老人


